
梦想合唱团：一个不断生长的同心圆
【文、图/青年报记者 郦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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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团又添一位“团三代”

上午，示范团的排练还没开始，苏妈就赶着来发小

孙子出生的喜饼，引得合唱团的团员一片欢呼：“又一

个‘团三代’要来了！”

在小团的三十多位家长团员中，苏妈确实很有大

姐姐的范儿，几乎一眼就可以认出。她和大家一起练

习，不苟言笑，从不抱怨，也不气馁。显然，对这样的合

唱排练，她很珍惜。

苏妈的大儿子去年结婚，今年就让她当了奶奶，

而她12岁的小宝还在上实东校就读。也就在小宝刚

入读的2018年，苏妈参加了合唱团，因为基础好，从

大团升入了示范团。对待唱歌这件事，她极为认真。

这几乎成为带娃之余，她每个周末给予自己的最重要

的生活仪式。

大家把苏妈的孙子称为“团三代”，其实藏着心照

不宣的期待：这个孩子将来也会加入他们，和爷爷奶

奶、爸爸妈妈一起歌唱，就这么一直唱下去。

“就这么一直唱下去。”每当看见苏妈沉浸于音乐

中的那份享受，团长李彦就开始计算自己还能在团里

待多久。“最起码能唱17年。”李彦说。她的算式并不

复杂：2014年因为儿子入读东校，她加入了合唱团；现

在儿子虽然已到其他学校读高中，但女儿还在东校就

读，等女儿毕业，她正好唱满17年。

“可不能这么算啊！”有人立刻“反驳”她，“女儿毕

业了，你依然可以在团里唱下去的。”李彦腼腆一笑。

是的，在这个家长合唱团里，孩子毕业后依然留在团里

的家长多的是。从2012年创团至今，漫长的十几年过

去了，大家早已将合唱团当成了自己又一个“家”——

而家，哪里是可以随意丢下的呢？

在歌声里“活出自我”

记者去采访那天，他们排练的仍旧是《秋意浓》。

这是李彦和合唱团指导老师兼指挥隋广林一起选定的

曲目。虽然室外已是春意盎然，但那“不怕相思苦，只

怕你伤痛。怨只怨人在风中，聚散都不由我”的沉吟，

却分明让人感到挥之不去的秋意。所有人练得都很投

入，歌声如泣如诉。李彦觉得歌唱如此沁人心脾，她就

想这么一直唱下去。

李彦从小就爱歌唱。她歌唱远不止于爱好，可以

说，她是有一点天赋的。她从小学二年级就开始唱，一

直唱到复旦大学硕士毕业。2004年毕业，后来结婚生

子，先是儿子后是女儿，她成天不是忙于工作就是忙于

带娃，竟有10年没能好好亮亮嗓子。直到2014年经

人介绍，李彦才加入这个家长合唱团，并因水准高超，

2016年起便担任团长至今。

一晃，她担任团长也已经10年了。时间过得如此

之快，这让李彦自己都感到诧异。她也已由当年那个

略带青涩的硕士生步入中年。人生的目的究竟是什

么？这是她时常在思考的问题。

在上海，有这样一支家长合唱团

——许多人加入之后便开始计算着

如何能一直唱下去，哪怕孩子早已毕

业离校，自己也要留下来，不肯离

开。上海市实验学校东校家长合唱

团里，不少家长便是如此，有的甚至

已当了祖母，依旧和伙伴们并肩而

歌。这支合唱团创办于2012年，是上

海首支家长合唱团，在上海市民合唱

大赛中被评定为五星团队，更被称作

上海的“梦想合唱团”。成员的经历

各不相同，却都怀抱着一颗在歌唱中

活出自我的心。他们早已结成一个

大家庭，只想就这样一直唱下去。

合唱团指导老师隋广林（左）在排练现场指挥。

排练时神情专注的家长。

家长合唱团登上第九届上海合唱节展演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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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每逢周日，孩子努力学习，李彦则放下一切，

赶去合唱团和伙伴们歌唱。“唱歌是我从小就有的爱好

啊。不能说，因为我要上班，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就

放弃掉自己的爱好，对吧？”李彦对记者说这话，虽是问

句，但她其实已经想得很明白。

对于这一点，男高音声部的倪燕冬深有同感。倪

爸的情况和李彦差不多：两个孩子，大女儿已在其他学

校读高二，小女儿在东校读三年级。他是学校家委会主

任，所以在合唱团里大家都半开玩笑地称他“倪主任”。

“过去有一句话叫‘一切为了孩子’。可到了我们

这一代家长，追求的则是‘不忘初心，共同成长’。这

‘初心’，就是我们自己的爱好，说得具体点就是唱歌。”

倪爸说，在团里，很多人都成了朋友，有时排练结束还

意犹未尽，大家就出去继续唱，《阿里郎》《灯火里的中

国》等，唱得天花板震动，唱得口干舌燥，真是“活出自

我”的样子了。

合唱“盘活”了亲子关系

团里不少家长的孩子也爱唱歌，这些孩子也就是

爸爸妈妈眼里的“团二代”。孩子有时来看爸妈演出，

有时索性加入其中一起唱。

孩子的演唱水准不断提高，让合唱团的家长有点

压力了。周日上午的排练，倪爸迟到了一会儿，原因是

小女儿一门课业的补习需要“回课”（查漏补缺），倪爸

帮孩子处理完这一切后才匆匆赶过来。一路上他就在

想，这次排练也得加把劲，如果被指导老师隋广林也来

一下“回课”，那岂不是在女儿面前很没面子？排练的

时候，倪爸唱起来相当卖力，嗓子一点也不省着用。

倪爸的两个女儿都是春天少年合唱团的成员。“爸

爸，你这个唱得不对。”“爸爸，那样唱好像差点意思。”

倪爸经常要接受女儿的“检阅”。如此不留情面，总让

他想起男高音声部的那个老李。排练时老李也时常

“高一点，低一点”地提醒他，说的声音还不小，周围人

都能听得见。

小女儿准备报名春天少年合唱团的时候，倪爸本

想自己辅导就行了，结果被大女儿直接否决：“教还是别

教了！”也好，倪爸现在就让姐姐辅导妹妹，他乐得当个

听众。他说，自从参加了合唱团，亲子关系也悄然发生

着变化。过去父女之间好像除了学习就没有什么可谈

的了。但现在他们还可以聊音乐，哪怕是“这样唱还差

点意思”，倪爸也觉得这是女儿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

李彦有一天偶然发现，儿子的手机里竟存着一段

电影《闪闪的红星》的主题曲《红星歌》。那是儿子在东

校就读时，每逢开大会学生进场时必放的歌曲。儿子

性格内向，很多事都藏在心里。李彦知道他存这首歌，

也是出于对东校生活的怀念，就像他至今都舍不得扔

掉初中校服那样。

“于是我就建议，在家委会年会上我们就唱这首

《红星歌》，让儿子也穿着初中校服来听我们演唱，大家

一起唱。”在与记者的交谈中，李彦将这说成是她唯一

一次“出于私心而动用了团长的权力”，结果大家都说

这与私心无关，这是一个妈妈对孩子无私的爱。

当然，也就在《红星歌》唱响的那一刻，妈妈走进了

儿子的心里，儿子感知到了妈妈的爱。这可能便是合

唱团带给每个家庭的那份可贵之处。

拆掉“门框”的合唱团

也正因为这般温暖的瞬间，苏妈越来越成了团员

的偶像——大家都想像苏妈那样，在当了奶奶之后，仍

能留在合唱团里歌唱。

对于家长藏在心底的这份念想，隋广林完全能够

理解。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的他，在2012年合

唱团成立的半年后，就一直担任合唱团的指导老师，至

今快14年了。这14年中，他也从一个小伙子变身为

一个暖爸。他完全能够理解，家长在合唱团里重拾自

我的那份雀跃，因亲子关系提升的那份感动。因为他

自己也是如此。

周日上午是小范围的示范团排练，有三十多人；下

午是大团排练，有八九十人。下午排练的是《上海的那

头》。其中有一段男女呼应的合唱，女声充满柔情，而

男声却显得过于一本正经，隋老师有点不满意。“爸爸

们的演唱好理性啊，就像爸爸在对孩子训话，能不能舌

头顶上牙齿，可爱一些呢？”排练厅里漾起一片笑声。

第二遍再唱，果然好多了。“其实爸爸们也可以柔情似

水，这帮家伙有无限的潜能”，对于这一点，隋老师心里

有数。

李彦说，隋老师教唱也是柔柔的，即便要批评，也

是以一种幽默的方式表达，既能达到目的，又积攒了好

口碑。如果把家长合唱团比作一个稳定而牢固的大家

庭，那一教就是14年的隋老师显然是这个家庭里的重

要成员，一个重要的稳定因子。

隋老师有一个观点，既然家长合唱团如此美妙，那

他们就无权将任何想加入的家长拒之门外。“如果说春

晚没有门槛，那我们家长合唱团是把门框都给拆了！”

几年前，隋老师就和李彦商量，要把所有愿意参加合唱

团的家长都吸纳进来，所以现在他们的规模已经有几

百人之多了。

未来他们还在规划，是否可以跨出东校的范畴，让

其他学校的家长也可以参与进来。大家一起唱，直到

“团三代”“团四代”来了，大家还在一起唱。

家长合唱团在专场音乐会上表演。
家长和孩子一同登台。

闯入上海市民合唱大赛决赛的家长。


